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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境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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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漁民的福音事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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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啟德
(加州基督工人神學院2007年度道碩畢業生)

引言
         若問那些人吃海鮮最多的？我相信是漁民（俗稱水上人）。我是香港的漁民子弟，幾十年來儘量自我隱藏身份，因為恥於告訴別人自己是漁民世家子弟；直至近年神不斷把無數的漁民和親友—那 些尚未得聽聞基督的拯救福音、尚未接受基督為救主的失喪靈魂，重重地放在我的心裡，我才很自然地向人表明自己是漁民子弟。神使我認同他們及肯定自己的身 份。我選擇香港漁民作為福音未得群體的研究，一方面是我開始對他們有很大的負擔，另一方面是因為在海上作業及休業的香港漁民仍是一個數目相當大的群體，而 這個群體現在是被忽略的一個福音未得之民。
香港漁民的歷史
         香港水上居民主要包括三個基本方言群體：客家人、鶴佬及蜑家人（蜑音「旦」）；他們以船為家的漁民，也有住在海邊排屋的漁民。據統計，香港開埠初期人口約五千六百五十人，其中水上人就有二千。漁業是19世紀初香港主要的經濟基礎之一。以1841年時赤柱為例，赤柱村是全島最大及最重要的村落，常有為數三百五十多艘大小船艇在此停泊；可見當年赤柱是一個繁忙的漁港。
         香港仔位於港島南面的心臟地帶，覆蓋範圍由海濱公園至魚類統營處，是一個船隻停泊的安穩之地。香港仔的漁民人口自開埠初期便迅速上升，至1934年約有一萬五千人，日本侵港時很多漁民走難，令人口驟降。到1949年後，大批中國人湧到香港，在短短十年間，漁民人數多達一萬人。　 
         自六十年代起，住家艇和棚屋大量出現，生活用水、衛生條件很差。後來政府決定興建屋邨，如鴨利洲邨、華富邨和利東邨等，從此不少水上居民遷移到陸上居住。漁農處於70年代，在香港仔石排灣設立研究總站，負責本地及南中國海北部之生物研究，有助穩定此處的漁業。80年代，隨著現代科學技術的迅速發展，漁船裝備更趨現代化，漁船變成一年四季都可捕魚，並可進行遠洋和長時間的海上作業。踏入90年代，不少漁船改善船身設計，發動機使馬力加強，又有先進捕魚設備，大大提高遠洋捕魚的能力、技術和效率。1996年，該處約有四百多艘遠洋漁船，亦有拖網漁船、釣艇及刺網艇等，餘下主要是在近海作業的漁船，包括刺網船、釣艇、圍網船等。 
         近七、八年香港漁業出現衰退的現象。由於漁業沒有固定收入，又經常出現虧蝕，經營十分困難，再者上岸的漁民日多，他們多數選擇放棄漁業工作，漁民數目持續下降，漁民均對前景表示悲觀，恐怕漁業將會成為式微行業。
I.        漁民的民生經濟
         漁民本是流動人口，世世代代都是以打漁為生，沒有多受教育的機會，沒有固定的「鄰居」及「社群」。香港主要的「魚市場」─買賣魚獲的地方，是在長沙灣、青 山、香港仔、筲基灣等地；比較大的「拖艇」（網艇）、和「蝦艇」都是在這四大漁市場賣掉他們的魚獲。較大的漁船出海十天或以上，視乎魚獲的數量和天氣的情 況才決定回港口的日子。一旦遇到天氣變壞或將有颱風接近，他們便盡最後的努力，希望能獲取更多的魚獲和更高的價錢，所以有機會便在風浪中「搏殺」，不怕沉 船的危險。當魚船平安回到香港時，他們認為那一個魚市場的價錢好，便會在那個港灣停留數日。因此漁船的流動性非常高，除了一些擁有穩定在某個港灣的「住家 艇」漁民，他們的漁船通常都會停泊在「住家艇」旁邊，其他的漁船都會隨處找尋可泊的港灣。
         近三十年，香港急劇發展，沿岸大事填海，很多漁民都遷上陸地居住，加上工商業發展吸引了不少年青的漁民在岸上工作，他們舊有的生活方式已逐漸消失。然而，極大多數的漁民，特別是50年代和60年代出生的漁民，他們都維持打漁作業為生（或是待業）。 他們住的岸上地方，就是原有的港灣，例如南區香港仔的石排灣邨、漁光邨、香港仔中心、鴨脷洲邨等，和其中許多的居屋，住的大都是原來的水上人。其他的港灣 如筲箕灣、長沙灣、青山灣、西貢、窖西洲、長洲、坪洲等等，仍然有許多漁船停泊在這些海灣內，而漁民則住在海傍的住宅。有老一輩的漁民透露，他們無論如何 搬遷都不會離開海水的範圍，因為海就是他們的生命。有些漁民是成功轉行了，但仍是在海上作遊艇的生意，西貢的漁民便是其中一個例子。
         據香港漁農自然護理署的統計，而現時僅有基督教的教會，只有香港仔浸信會、鴨脷洲浸信會、及宣道會等三數間，聚會人數共只有數百人。至於鴨脷洲海面傳道會的堂址，已經荒廢及等待拆卸有十年之久。面對這大群福音未及之民，我曾問：主啊，我可以作甚麼？，香港現有4,150艘 漁船，約一萬人從事漁業，但是有數以萬計的工人是從珠海一帶隨同漁船在船上工作，他們不用身份証，也不住在陸上，因此難以統計。除此之外，在陸地散居屋邨 十多萬的漁民，我們不能說他們不是屬於漁民社區的群體。雖說過往的一百年有不同的宣教士及機構在漁民中服事他們，但除了新一代的漁民子弟外，原有的漁民仍 是「文盲」的一代，漁民仍是福音未及的群體。單是香港仔及鴨脷洲的流動漁民及岸上居住的漁民，便有幾萬人
II.       語言和教育
         蜑家話是香港水上人家的主要方言，由於過去蜑家人多受陸上人的歧視，因此這種口音也成為了被人看不起的口音。過去蜑家人多聚居在香港島的香港仔、九龍的油麻地、新界的西貢等地的避風塘，於市區的蜑家人在1970年代中開始移往岸上居住，至今只有西貢等少數小漁港有保留蜑家口音的蜑家人。
         舊有的漁民多數是「文盲」，知識水平較低，原因是子女自少便要幫助出海捕魚，無暇上學接受教育。然而有些父母都希望下一代能夠改善生活，故此魚類統營處成 立初期，在香港仔設立兩所學校，一是田灣的魚類統營處工業中學（現工業中學已拆卸，不復存在），另一所是鴨脷洲小學，兩所學校約有學生一千五百人，大部份 是漁民子弟。漁民學校為漁民培養不少人才，知識水平提升了，改善了漁民的生活；然而隨著時代的變遷，漁民學校已所剩無幾。
III.     宗教信仰
         香 港漁民敬鬼神而遠之，日月星辰、天地禾土，任何東西都可以成為他們膜拜的對象。岸上漁民在門口供奉土地神，他們用木牌或石頭當作「土地公」來拜。漁民相信 門口「土地公」可以保佑人口出入平安，禁止妖魔鬼怪進入屋內。可笑的是，這個土地公常常被人誤踢誤踐，出入的人要常常向其賠不是！
         漁民世代供奉祖先「靈位」，有照相的便用相架放在「神檯」上，沒有照相的便以雕刻作為供奉對象。早期逝世的漁民，因沒有墳地，所以船經那一個山邊，遺體便被草草埋葬。清明節時，子孫只可以憑記憶「找回」祖先埋葬的地方，因此往往是胡亂「搵山拜」。
         漁民「問米」（用「靈媒」請來死去先人的靈魂談話）尤其盛行，往往導致邪靈纏身，為害數代。南區主要偶像勢力有「天后」（華富村、香港仔、鴨利洲及黃竹 坑）、觀音（淺水灣）、洪聖爺（於鴨利洲大街每年有封路出巡）、大王爺（黃竹坑、香港仔）、大聖廟（香港仔）等。漁民每年最大事慶祝的「誕期」可說是「天 后誕」，期內有戲劇（俗稱「神功戲」）免費供人觀看。「天后誕」是漁民的節期，沿至今日，仍是香港一個大節期，影響著普羅大眾，可見香港的「漁民根」是多 麼的深。
IV.     權力架構
         漁民的社會是屬於男性主導的族長式家庭管治，最高的權威是父親。父親在世時，無論子女的年齡或婚姻狀況到達那一個階段，在財政及生活上都是要聽從父親。父 親一旦去世，縱使母親尚在，父親的家產便會由兒子們平分；無論是未出嫁或已婚的女兒，是沒有分家產的權利。雖然分了家產，但各人都有共同責任，在生活上去 供應在生的母親及未婚的姊妹。當然，女子通常一到適婚年齡，便會被安排出嫁，沒有選擇的權利。
         因此，當作家長的歸信基督時，全家的成員都有可能跟隨信主。這種權力架構雖然隨著時代及社會的變遷而有所改變，然而長兄為父、長嫂為母、父母兄弟的長幼之序，在漁民的家庭裡仍然分明。
V.       思想模式與價值觀念
         漁民在海上生活，沒有「土地」的觀念。他們認為有水就有生機，他們的產業都是從海而來，因為有了漁獲，就有錢買船、造船。另一方面來說，有了漁船作為維生 工具，他們便可以安居樂業，甚至可以添置一艘「住家艇」，那就是他們安身之所。因此，早年一些放高利貸的「貴利」趁機以「東家」的名義，幫助一些「可靠」 的漁民置買漁船；所借給的款項，於每次在漁市場賣魚時扣除三、四成利息。每次除淨本息後，收入只有四成，但漁民都甘心樂意付出，因為他們認為是有人看得起 他們、信得過他們，才貸款給他們。況且，漁船認為自己不用出錢而擁有一艘船，對他們來說，這是「東家」的恩惠。
         因此，漁民對事物的看法是多重情過於重理，這根源於漁民的教育知識水平普偏低，往往被人利用及被取利也不知道。上述例子數不勝數，例如靠「中間人」買船、 買屋，只給對方現金，其他手續一概不知曉。在交易中，往往給「中間人」瞞騙，「混水摸魚」。比較「有良心」的，只會從中取利；埋沒良心的，便會「錢入光棍 手，走夾唔透（夾帶私逃）」！
VI.     漁民福音工作概況
         漁民可說是社會上的邊緣群體、被忽略的一群。然而，基督的愛與關心並沒有忽略他們。在香港，不少專門向漁民傳福音的堂會及宗派，例如香港仔浸信會（1905年）、五旬節聖潔會（1909年）、海面傳道會（1911年）、便以利會（1914年）、中華完備救恩會（1955年）等。這些教會大多位於香港漁民聚居的社區，如香港仔、銅鑼灣、筲箕灣、大埔、西貢、油麻地、長洲、塔門等。
         新中國成立前後，總部原設於廣州的華南水上基督教會（South China Boat Mission，1909年），其中「佈光」、「闡光」及「恩光」三艘福音船於1949年九月先後抵港，停泊於油麻地、香港仔及銅鑼灣避風塘，延續向水上人傳福音的異象，後易名為「東方水上基督教會」。
         香港南區往日是一個重要漁港，漁民數目眾多。對教會而言，很有傳福音的需要和價值。但漁民是流動人口，長時間在海上作業，既不會長期逗留在一個地方，也很少 到岸上活動。教會實在不易開展傳道的工作。因此有人想出一個靈活的傳道方式，就是發展「福音船」，進行海面傳道。「海面傳道會」於1920年在鴨脷洲開辦義學，教漁民子弟讀書識字。此後十年，逢主日福音船便到別處佈道，會友便在義學聚會。該會還為漁民種牛痘，並先後在岸上設立診所贈醫，使求醫者有機會聽道。這項服務至政府設立醫局後才結束。
         現時在香港仔及鴨脷洲地區作傳道的教會，有田灣的宣道會華基堂及華貴堂、香港仔浸信會、鴨脷洲浸信會及宣道會。但這裡是廣大的禾田，作工的人稀少，漁民福 音工作可說是當務之急。一方面，漁民具有獨特的文化、生活以至信仰傳統，教會及差會如何針對這些獨特的群體開展福音工作，並予適切的牧養及教導？另一方 面，隨著香港漁業的式微，漁民群體如何及怎樣面對急劇的社會變遷？教會及差會在這方面又扮演怎樣的角色？漁民教會如何在社會轉型中重新立定使命方向？這些 都是值得我們作出反省的。
VII.  福音策略之反省
A.        群體意識
         漁民的家族結構薄弱，基於是流動人口，家庭與家庭之間的凝聚力不大，各自謀生，逐水而居。那些被政府安排在屋村或自購岸上物業作居所的漁民，雖然經過數十 年的生活變遷，他們的漁民身份意識仍然是十分強。他們分散在不同的社區，卻有一個共通點，就是維持對「天后」、「土地公」、祖先「神位」等的膜拜。因此， 基督的福音要進入個別漁民的家庭，可以說是與偶像和邪靈的對壘。
         根據西貢漁民的報導，西貢有八成的漁民是基督徒。原因是在70年 代，有一位傳教士在他們中間，運用「權能佈道」，多人經歷從邪靈的捆綁中得釋放、危疾得痊癒，於是風聲傳開，甚多漁民信主。然而，信主的人很可能把耶穌基 督當作能驅邪治病，比天后、土地公、黃大仙等偶像更利害的神明而矣。因此，許多「信徒」仍然依然故我，教會崇拜可有可無，沒有真正悔改得救的經歷。傳道 者、教會、及差會如何在漁民中建立真正的基督徒群體呢？
B.         福音策略
         過去一個世紀，海面傳道會及浸信會等在水上人的傳道事工，已經立下美好的根基。當年漁民集中在漁港內，成為傳教士廣大的福音工作目標，福音船及社會福利服務成美好的福音橋樑。經過近代的人口變遷，都市化及經濟的轉形，原有的漁民群體也同時受到衝擊而變更。
         今天要在漁民中建立基督的教會需要兩方面進行：一方面是在流動的漁民人口中宣揚基督福音，另一方面是在散居岸上的漁民家庭傳揚主愛。可幸的是，已居住岸上 的漁民，都是集中在原有的海灣之內；而出海的漁船也是停泊在居住的海灣內。因此，在過往原是漁港及漁船聚居的海灣，今天同樣是昔日漁民的集中地。他們沒有 改變原有的民間宗教信仰，群體意識也沒有多大改變。反之，面對都市代的社會及新遷入的都市人士，漁民都是自卑的一群、被看為低下的基層人。因此，基於上述 的漁民群體概念，傳道人可以採取以下所建議的福音策略，作為建立一個基督福音的漁民群體：
1.   傳道者需要對漁類、海產、漁民的生活形態等有認識，方能與他們打開話題及建立友誼。
2.   在海上向漁民派發福音單張、作個人佈道等，需要先考取合適的船主及「大偈」（即機房維修）牌。一艘快艇及牌照猶如岸上的汽車及駕駛執照同樣重要。
3.   海上漁民與一些岸上人士一樣，手提無線電話是唯一的通訊方法。因此，要與漁民建立友誼，必先與他交換無線電話號碼。記住要常常與他聯絡，知道他的行踪。
4.   與教會合作，定下一些日子，特邀一些可聯絡上的流動漁民及岸上漁民，作福音預工的活動，例如野餐、燒烤、茶座、健康講座等。
5.   與政府合作，在漁民的群居地區，舉辦一些漁民的歷史展覽，藉以讚揚漁民在香港歷史上及經濟上的貢獻。這樣可以提高漁民對自我身份的認同，並提高漁民的自尊。這是引領漁民群體悔改歸主重要的一步。
6.   引領漁民離棄偶像及祖先膜拜的傳統而歸向真神，傳道者最好能運用權能佈道的恩賜，幫助他們脫離邪靈的轄制和影響。
7.   新一代的漁民青少年子弟，有許多成為家庭及社會問題，例如毒品猖獗、幫派打鬥等。教會與社區服務社合作，一方面可以為這些青少年提供輔導，另一方面可以舉辦多些青少年活動來吸引他們，從而提供聽信福音的機會。
8.   在許多屋邨內，有許多年長的漁民在晚上聚集在廣場、公園內聊天，細說當年往事。他們正等待神福音大能的拯救，教會需要動員愛神愛人靈魂的肢體，晚上犧牲一些 時間出來向這些漁民長者傳福音。他們更需要有耐心地去聆聽長者的心聲。這是一個長遠的福音工作，因為漁民長者佔有三成的人口。
 
結論
         漁民佔了香港歷史重要的一頁，可是他們是往往被忽略的一群。漁民是一個龐大的福音未得之民，有待香港各教會及差會差派適合的人，去到他們中間撒種和收割。 漁民一部分生活在流動的漁船上，一部分散居岸上，是一個廣大的禾場，不容易收割。然而，萬軍之耶和華豈有難成的事？基督的福音要傳遍普世萬民，外邦人的數目要添滿。神所找的，是對衪呼召的回應：「主啊，我在這裡，請差遣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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